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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落花” 二李词
刘晓珍

摘　 要： “流水落花” 是李煜、 李清照词中经常出现的一类意象， 由于二人用笔的不同———李煜用笔

大、 健、 放， 而李清照用笔锁、 柔、 曲， 造成二人词雄奇畅爽、 阔大超逸与曲折婉转、 微妙深细的不同审

美境界。 相似的 “流水落花” 意象上分别寄托着二人不同的思想与情感： 扑面而来的落花与东流无尽的流

水寄托着李煜无限的伤痛与悔恨， 并进一步引发其人生皆苦、 世事成空的哲理感悟， 而李清照则借助一朵

残花与一段流水自伤自怜、 自叹流落。 二人不同的身份、 经历与思想是造成这些差异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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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落花春去也”， 这大概是人世间最美丽又最苦痛的景象了吧， 故而那些伤心人每每将其付诸

笔端。 从 “所谓伊人， 在水一方” 到 “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从 “朝饮木兰之坠露兮， 夕餐秋菊之落

英” 到 “花自飘零水自流”， 直到 《红楼梦》 中的黛玉葬花一段展衍， 几千年的文学流变中始终能看

到它们明晰而揪心的剪影， 从而成为文学作品中最富于感情浓度的一类物象。 而在唐宋词中， 更是频

频出现， 尤其于李煜、 李清照词中最为特出。 细品二李词中之 “流水落花” 意象， 又会有些颇为不同

的审美感受。 大体说来， 李煜眼界开阔， 气度非凡， 将 “流水落花” 提炼为一种深具悲愁意味的载体，
进行高度概括的书写； 而李清照则琐碎细腻， 情真意切， 将 “流水落花” 的逝去与凋零点点滴滴咀嚼

品尝， 引领读者走进极度痛苦的情感世界。 如果说李清照的 “流水落花” 寄寓了她的个人情感经历与

家国情怀， 那么李煜的 “流水落花” 大多已经超越家国， 上升到了宇宙人生的高度， 李煜的佛禅修为

使得他的咏叹常 “有释迦、 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１］

一、 “流水落花” 境不同

“春花秋月何时了”， 李煜仿佛是站在具体时空之外， 远距离观照这一人世间的整体场景， 因而写

得雄奇畅爽、 阔大超逸； 而李清照则是近距离地陪同在落花与流水的近傍， 甚至身处小舟之上， 目睹

身边的 “花自飘零水自流”， 因而写得曲折婉转、 微妙深细。
１􀆰 大笔与琐笔

李煜词常将 “落花” 置于无穷无极的浩渺时空之中， 如其 《相见欢》： “林花谢了春红， 太匆匆，
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 胭脂泪， 留人醉， 几时重， 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匆匆落花背后是无尽的朝风

晚雨， 滴滴珠泪背后是不绝的东流之水， 更加衬托出此憾的沉痛之极。 故而此词常被称誉 “大笔”：
谭献 《谭评词辨》 卷二： 前半阙濡染大笔。［２］

俞平伯 《读词偶得》： 结句转为大手笔， 与 “一江春水” 意同， 因此特沉着， 后主之词，
兼有阳刚阴柔之美。［２］（１０４）

的确如此， 结合论者所评， 则上片之 “朝来寒雨晚来风” 与下片之 “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皆为

大手笔， 境界极为阔大深沉。 再如其 《浪淘沙》： “独自莫凭栏， 无限江山， 别时容易见时难。 流水落

花春去也， 天上人间。” “无限江山”、 “天上人间” 等措辞， 都极富感染力， 将情感的发抒提升扩充到

无限广大、 无限深沉的境地。 可谓极大之笔、 极阔之境， 寓至深之情。 故李攀龙曾盛赞其结句 “悲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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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状” ［１］（１２２） ， 诚是的论。
　 　 而李清照则往往将时空锁定在庭院闺阁之内， 将对 “流水落花” 的感叹具体落实在身边眼前。 如

其 《醉花阴》： “薄雾浓云愁永昼。 瑞脑消金兽。 佳节又重阳， 玉枕纱厨， 半夜凉初透。 东篱把洒黄昏

後， 有暗香盈袖。 莫道不消魂， 帘卷西风， 人比黄花瘦。” 正如刘乃昌所云： “全词是用洗练、 本色的

语言， 写出经过艺术加工的真实日常生活图景， 以显示自己的内心情感。” ［３］ 词中所写之时间非常具体：
漫长的白昼， 重阳节的半夜， 黄昏时分。 地点也非常具体： 玉枕纱厨内， 东篱傍边， 帘内。 这样就十

分具体细致地写出了一位女子从早到晚、 无所不在的孤独与悲伤。 最精彩的是结拍将人与隔帘相望的

黄花进行对比， 衬托女子的消瘦形象， 写得很微妙深细。 再如其 《诉衷情》： “夜来沉醉卸妆迟， 梅萼

插残枝。 酒醒熏被春睡， 梦远不成归。 人悄悄， 月依依， 翠帘垂。 更挼残蕊， 更捻馀香， 更得些时。”
同样写得具体细微。 时间更加具体到一个夜晚， 地点更加具体到卧房之内， 尤其是人物动作更加具体

到 “更挼残蕊， 更捻馀香” 上。 非常含蓄地将一个借酒解愁， 深夜无眠， 手拈残花， 百无聊赖的深闺

思妇形象展示出来。 故而刘逸生叹曰： “事情有多么琐屑， 而写来却多么细腻， 表达的人物感情又何其

曲折幽深， 耐人寻味。” ［３］（１５１）

２􀆰 健笔与柔笔

同样是写落花与流水等偏向柔美的事物， 李煜用笔每每雄健奇崛， 骨干挺立， 从而使其词作呈现出

一种刚柔相济之美。 如下面这首 《浪淘沙》： “往事只堪哀， 对景难排。 秋风庭院藓侵阶。 一桁珠帘闲

不卷， 终日谁来。 金锁已尘埋， 壮气蒿莱， 晚凉天净月华开， 想得玉楼遥殿影， 空照秦淮。”
词中用语浑朴厚重， 感染力极强。 上片直接将 “对景难排” 之悲哀， “终日谁来” 之孤寂倾吐而

出。 下片之写月华空照秦淮， “开” 与 “空照” 等词汇皆警精劲健。 故陈廷焯评曰： “凄恻之词而笔力

精健， 古今词人谁不低首。” ［２］（１１２）另一首 《浪淘沙》 “帘外雨潺潺， 春意阑珊。 罗衾不耐五更寒。 梦里

不知身是客， 一晌贪欢。 独自莫凭栏， 无限江山， 别时容易见时难。 流水落花春去也， 天上人间。” 同

样笔力雄奇浑厚。 故谭献谓其 “雄奇幽怨， 乃兼二难。 后起稼轩， 稍伧父矣。” ［２］（１２２）

而李清照在写流水与落花时， 用笔相对柔婉清丽许多， 如其名作 《一剪梅》： “红藕香残玉簟秋。
轻解罗裳， 独上兰舟。 云中谁寄锦书来？ 雁字回时， 月满西楼。 花自飘零水自流。 一种相思， 两处闲

愁。 此情无计可消除， 才下眉头， 却上心头。” 评论者或谓其 “香弱脆溜， 自是正宗。” ［３］（５１） 或谓其

“精秀特绝， 真不食人间烟火者。” ［３］（５３）柔婉秀丽乃是其最突出的特点。 上片红藕、 玉簟、 罗裳、 兰舟、
锦书、 雁字、 西楼等词汇无不柔丽清雅， 通过一系列活动含蓄地表达思妇对远人的思念。 下片 “一种”
与 “两处” 相对， “眉头” 与 “心头” 相对， 非常巧妙地倾吐柔情离思， 令人过目难忘。 再如 《清平

乐》 之 “挼尽梅花无好意， 赢得满衣清泪”， 《诉衷情》 之 “更挼残蕊， 更捻馀香， 更得些时”， 《菩萨

蛮》 之 “风柔日薄春犹早……睡起觉微寒， 梅花鬓上残。” 等关涉落花之词， 用笔皆轻柔清丽。
３􀆰 放笔与曲笔

李煜词有一种冲口而出的奔放感， 同时又不失之于直白， “流水落花” 类词作也不例外。 俞平伯曾

就李煜词的这种特点予以详细说明：
盖诗词之作， 曲折似难而不难， 惟直为难。 直者何？ 奔放之谓也。 直不难， 奔放亦不难，

难在于无尽。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无尽之奔放， 可谓难矣。 ……情一往而深， 其春愁秋

怨如之， 其词笔复婉转哀伤， 随其孤往， 则谓千古之名句可， 谓为绝代的才人亦可。 凡后主一

切词当作如是观， 不但此阕耳， 特于此发其凡耳。［２］（１１９）

正如俞平伯所云， 后主一切词当作如是观， 不光其 《虞美人》 如此， 其 《望江南》 “多少恨， 昨夜

梦魂中。 还似旧时游上苑， 车如流水马如龙。 花月正春风。” 亦如此。 唐圭璋评价此词 “一片神行， 如

骏马驰坂， 无处可停。 ……此类小词， 纯任性灵， 无迹可寻， 后人亦不能规摹其万一”，［２］（１０１） 可谓

精当。
形成比照的是， 李清照的 “流水落花” 词以婉曲之笔法与韵味取胜。 如其 《凤凰台上忆吹箫》：

５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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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冷金猊， 被翻红浪， 起来慵自梳头。 任宝奁尘满， 日上帘钩。 生怕离怀别苦， 多少事、 欲说还休。
今年瘦， 非干病酒， 不是悲秋。 休休！ 这回去也， 千万遍阳关， 也则难留。 念武陵人远， 烟锁秦楼。 惟

有楼前流水， 应念我、 终日凝眸。 凝眸处， 从今又添， 一段新愁。” 词中写 “一段新愁”， 却自始至终

不从正面说出， 而是不断地延宕逗引， 让读者猜想不断。 正如沈际飞所评： “懒说出， 妙。 瘦为甚的，
尤妙。 ‘千万遍’， 痛甚。 转转折折， 忤合万状。” ［３］（９３） 其 《临江仙》 同样以意脉曲折取胜： “庭院深深

深几许， 云窗雾阁春迟。 为谁憔悴损芳姿， 夜来清梦好， 应是发南枝。 玉瘦檀轻无限恨， 南楼羌管休

吹。 浓香吹尽又谁知， 暖风迟日也， 别到杏花肥。” 这首照样可见女词人的善于用曲笔， 如 “为谁” 之

设问， “应是” 之推测， “别到” 之设想。 正如周笃文的分析： “以 ‘应是’ 云云推测之词， 加以摇曳，
愈觉意折层深， 令人回味不尽。” ［３］（１４７）王灼曾批评李清照： “作长短句， 能曲折尽人意， 轻巧尖新， 姿

态百出， 闾巷荒淫之语， 肆意落笔。” ［４］虽是贬词， 却恰说出了李清照词用笔的曲折、 轻巧等特点。

二、 “流水落花” 寄不同

二李之词都曾被誉为善写悲愁， 可谓字字血泪， 流水落花类词作尤其如此。 如唐圭璋评李煜 《浪

淘沙》 词： “一片血泪模糊之词， 惨淡已极。 深更半夜的鹃啼， 巫峡两岸的猿啸， 怕没有这样哀

吧！” ［２］（１２３）评李清照 《武陵春》 词： “通首血泪交织， 令人不堪卒读。” ［３］（２１０）可以说二李在这方面是非常

相似的。 正因如此， 唐圭璋谈到李煜时， 就很自然地把他与李清照的情感与生活联系起来：
他的词说： “往事只堪哀 （下略）。” “无言独上高楼 （下略）。” 可想见他孤独的悲哀， 李

易安所谓 “寻寻觅觅， 泠泠清清， 凄凄惨惨戚戚” 的生活， 也正是他的写照。［２］（１１２）

二人同样在词中借助流水、 落花意象表达故国之思、 身世之叹， 同样善于今昔比照， 凸显目前之悲

苦孤寂， 正所谓 “伤心人固别有怀抱” ［２］（１０６） 。 然细品二人词中 “流水”、 “落花”， 其中寄寓的情感还

是有一定差异的。
１􀆰 故国梦断与故乡何处

李煜词中 “流水落花” 寄寓的是他作为一代国君沦为阶下囚的亡国之悲， 面对这一无法改变的事

实他只能以泪洗面、 深自忏悔。 他以一颗赤子之心强烈感受到故国不再的深悲剧痛， 满眼象征着逝去

与消亡的 “落花” 成为触发他伤痛的主要媒介， 日夜东流从不停歇的 “流水” 成为他满腹愁苦的最佳

喻体：
清平乐

别来春半， 触目柔肠断。 砌下落梅如雪乱， 拂了一身还满。 雁来音信无凭， 路遥归梦难

成。 离恨恰如春草， 更行更远还生。
相见欢

林花谢了春红， 太匆匆， 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 胭脂泪， 留人醉， 几时重， 自是人生长恨

水长东。
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时了， 往事知多少。 小楼昨夜又东风， 故国不堪回首明月中。 雕栏玉砌应犹

在， 只是朱颜改。 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这几首词极为相似， 所谓 “砌下落梅如雪乱”、 “林花谢了春红”， 均在突出一种触目皆是、 扑面而

来、 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紧迫感与无力感。 其写 “落花” 不是着眼于细部特写镜头， 而是远距离全景

式观照， 增强了气势与力度。 无边无际、 满眼都是的落花恰恰折射出词人心境的苦痛与落寞的无可排

解。 “流水” 也同样是大手笔， 有奔涌而出不可阻挡之气势， 正适合来表达他的无可排解的亡国之痛，
故而陈廷焯评其 《虞美人》 为： “一声恸歌， 如闻哀猿， 呜咽缠绵， 满纸血泪。” ［２］（１１７） 唐圭璋也谓此词

“此首感怀故国， 悲愤已极……满腔恨血， 喷薄而出， 诚 《天问》 之遗也。 ……通首一气盘旋， 曲折动

荡， 如怨如慕， 如泣如诉。” ［２］（１１８）

６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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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整体关照写法李清照词中也有， 如 “风住尘香花已尽”、 “风定落花深” 等等， 不过李清照词

更多地是将镜头对准某一枝花作近距离关照， 落花多是一枝一朵。 试看下面这几首：
菩萨蛮

风柔日薄春犹早， 夹衫乍著心情好。 睡起觉微寒， 梅花鬓上残。 故乡何处是， 忘了除非

醉。 沈水卧时烧， 香消酒未消。
清平乐

年年雪里， 常插梅花醉。 挼尽梅花无好意， 赢得满衣清泪。 今年海角天涯， 萧萧两鬓生

华。 看取晚来风势， 故应难看梅花。
诉衷情

夜来沉醉卸妆迟， 梅萼插残枝。 酒醒熏被春睡， 梦远不成归。 人悄悄， 月依依， 翠帘垂。
更挼残蕊， 更捻馀香， 更得些时。
这几首词中均描画了一位斑白的鬓上斜插一朵梅花的思妇形象， 花的形象是特定的这一朵， 是鬓

角的这一朵， 是已经凋残、 香消殆尽的这一朵， 由此可见花与人的互相映衬作用。 这思妇当年曾经

“常插梅花醉”， 而今只身 “海角天涯”， 故乡 “梦远不成归”， 夜半醒来只能百无聊赖地手揉残花， 自

怜自伤。 由此可见： 不同于李煜词中目睹落花之纷至沓来而引发无限凄苦， 重在触景生情， 李清照重

在花人合一， 以花喻人； 不同于李煜 “落花” 之寓亡国深悲， 李清照的 “落花” 意象更多的是表达对

自我的怜惜、 对故乡的眷恋、 以及迟暮之年流寓异乡的孤寂之感。 同样， 李清照词中的 “流水” 也限

定在自家门前： “唯有门前流水， 应念我， 终日凝眸”、 “江楼楚馆， 云闲水远。 清昼永， 凭栏翠帘低

卷”， 同样是在表达自怜自伤之意。
２􀆰 一梦浮生与物是人非

李煜 “流水落花” 词还特有一种对人生的自省与对宇宙的追问， 呈现出博大深沉的哲理性的一面。
如其 《乌夜啼》： “昨夜风兼雨， 帘帏飒飒秋声。 烛残漏滴频欹枕， 起坐不能平。 世事漫随流水， 算来

一梦浮生。 醉乡路稳宜频到， 此外不堪行。”
关于词中呈现之觉悟程度， 俞陛云的解读颇中肯綮： “人当清夜自省， 宜嗔痴渐泯， 作者辗转起坐

不平。 虽知浮生若梦， 而无彻底觉悟。 惟有借陶然一醉， 聊以忘忧。” ［２］（８５） 的确如此。 从词中看， 词人

是在秋雨秋风的残夜无眠之时， 发抒对人生世事的一种空幻感悟： 万千世事皆随流水而逝， 到头来也

不过是一场梦一般。 这种空尚属一般人所理解的 “断灭空”， 并非佛家当体即空的 “第一义空”。 正因

对空等佛教教义的理解并不真切， 故而其觉悟也不彻底。 但即使如此， 词中对宇宙人生的关照与思考

已经使其区别于 《花间词》 的香艳与日常， 别具一种高逸深沉的美。 其 《虞美人》 之 “问君能有几多

愁，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相见欢》 之 “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子夜歌》 “人生愁恨何能免？ 销

魂独我情何限！ ……往事已成空， 还如一梦中”， 皆流露出人生皆苦、 世事成空思想， 颇有佛理意味。
故而有王国维所谓 “俨有释迦、 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 ［１］（３３） ， 唐圭璋所谓 “气象开朗， 堂庑特大， 悲

天悯人之怀， 随处流露” ［２］（８６）等评价。
相对来说， 李清照的 “流水落花” 词则更多地是在表达流离失所后浓重的愁苦之情， 哲理思索并

不明显。 她的 “流水落花” 词也常写到梦、 写到空， 但并无浮生若梦、 往事成空的佛教哲理意蕴， 如

“梦远不成归”， “夜来清梦好”， 都只是在写日常性的睡梦。 试看其 《好事近》： “风定落花深， 帘外拥

红堆雪。 长记海棠开后， 正伤春时节。 酒阑歌罢玉尊空， 青缸暗明灭。 魂梦不堪幽怨， 更一声啼鴂。”
此词写落花， 并未从雨横风狂写起， 而是径直从 “风定” 起笔。 蔡义江分析道： “只下一 ‘深’ 字， 来

表现花落的结果。 寓动于静， 静中有动。 留下了多少想像馀地， 让读者自由地去补足那刚刚过去的狂

风无情、 落红如雨的纷乱景象。” ［３］（１８９）词中处处精心营造落花时节的伤春氛围， 重在表达极度伤痛之心

情， 并不进行哲理探寻。 她写 “玉尊空”， 写 “梦魂幽怨”， 都是为了烘托极度伤春之情， 空与梦都很

具体日常， 没有形而上意味。 其 《武陵春》 也极为类似： “风住尘香花已尽， 日晚倦梳头。 物是人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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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休， 欲语泪先流。 闻说双溪春尚好， 也拟泛轻舟。 只恐双溪舴艋舟， 载不动、 许多愁。” 词中也写

“花已尽” 之无可奈何， 也写 “双溪” 水之载不动许多愁， 但并未对落花流水进行理性关照； 她虽强烈

感受了 “物是人非事事休”， 却并未进一步上升到追问与思考的层面。

三、 “流水落花” 人不同

由上可见， 相对于李清照 “流水落花” 词的工巧精细、 婉曲动人， 李煜的 “流水落花” 词境界阔

大、 笔力厚重。 李煜词含蕴的情感更是由个人家国直通世间万法、 宇宙人生， 其肃穆深沉的哲理性也

正是李清照所欠缺的。 这当然与二人的身份、 经历、 思想等都有密切关系。
１􀆰 词帝与词女

李煜一向有 “词帝” 之称， 这不仅关合他现实当中帝王的身份， 更多指的是他在词史上独一无二

的地位。 而李清照作为词坛上一位最出色的女词人， 地位也是非常特殊的， 大家熟知的有关赵明诚

“词女之夫” 的传说颇能说明问题。
在词坛上， 二人皆备受推崇， 并常常并称， 如 “男中李后主， 女主李易安， 极是当行本色。” ［２］（１３１）

卓人月甚至戏称二人 “后主、 易安直是词中之妖。 恨二李不相遇。” ［２］（１３１） 说明二人对词体的艺术特征把

握都非常精准， 写出了最具词性特征的作品。 说来二李在精神气质上确有相通之处： 二人皆具深情，
皆具高超的艺术感悟力。 二人虽身处不同时代， 然际遇却也颇为相似， 均承受了国破家亡的深悲剧痛。

但是二人毕竟有男与女、 帝王与平民的身份区别与经历区别。 虽然王国维曾盛赞李煜 “生于深宫

之中， 长于妇人之手” ［１］（３３） ， 但与李清照词相比， 还是显示出来一位男性尤其是帝王所特有的大视野、
大手笔、 畅达利落来， 如前文所展示的其笔力的大、 健、 放上。 虽然历来都不乏对李清照其人其词

“脱尽闺阁气”、 “有丈夫气” ［４］（４７１）的赞颂， 然与李煜流水落花词对照后， 不难发现李清照相对来说， 还

是更具细腻柔婉的女性气质， 这突出表现在前文所分析的用笔的琐、 柔、 曲上。
从艺术修养上看， 二人也有区别。 通过李清照 《词论》 中对词体音乐性以及她词作本身的当行本

色上可以推断， 她音乐素养应该比较高。 相对来说， 李煜的艺术修养更加全面。 史载其由于大周后之

“善歌舞， 尤工琵琶” 而痴迷音律： “后主以后好音律， 因亦耽嗜， 废政事。” ［５］（５５８８《南唐书》） 又精通书法与

绘画： “善书， 作颤笔樛曲之状， 遒劲如寒松霜竹， 谓之 ‘金错刀’。 作大字不事笔， 卷帛书之， 皆能

如意， 世谓 ‘撮襟书’ ” ［６］ “所画林石、 飞鸟， 远过常流， 高出意外”。［７］ 词帝多方面的艺术修为， 使

其对美的感受、 对素材的把握都高出常人， 因而他的词作更加有一种出神入化、 超凡脱俗、 高度概括

之美。 正如谭献所言： “后主之词， 足当太白诗篇， 高奇无匹。” ［４］（１０８）

再从二人的身世经历来看， 李煜作为一国之君， 承受的是一种突如其来的巨大变故， 一向文弱的他

并没有太多心理准备， 只是更加虔诚地求助于佛教。 甚至在 “长围既合， 内外隔绝， 城中之人， 惶怖

无死 所 ” 之 时， 也 是 在 “ 幸 净 居 室， 听 沙 门 德 明、 云 真、 义 伦、 崇 节 讲 《 楞 严 圆 觉

经》。” ［５］（５４９２－５４９３《南唐书》）面对一夜之间沦为囚徒的事实， 他有的只是无力承受、 无法开释的满腔悔恨， 流

于字里行间， 便是一种如狂风骤雨般倾倒而下的愁苦。
而李清照所经历的则是一种渐变的、 数十年的煎熬、 伴随一生的伤痛。 正如她在 《金石录后序》

中所写： “三十四年之间， 忧患得失， 何其多矣！” ［８］ 而她自儒道思想尤其是道家思想当中接受了一种

“有必有无， 有聚必有散， 乃理之常” 的滋养， 使得她在遭际一切苦难之时， 能较为理性地痛苦地咀嚼

自己的痛苦， 所以相对来说， 显示出来一种较李煜更为内敛的特点。
２􀆰 莲峰居士与易安居士

李煜与李清照思想上的区别从二人的字号上即可看出： “莲峰居士” 来自佛禅， 而 “易安居士” 则

来自 “儒道兼综” 的陶渊明。
李煜一生笃信佛禅， 他曾说： “我平生喜耽佛学， 其于世味澹如也。” ［５］（５０２０《钓矶立谈》） 据禅典记载， 他

在做郑王时曾向法眼宗祖师文益禅师问法。 即位后， 又向其弟子泰钦文遂问法。［９］ 文益禅师圆寂后，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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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亲自为他立碑颂德。［１０］陆游 《南唐书》 卷三也谓其： “酷好浮屠， 崇塔庙， 度僧尼不可胜算。 罢朝，
辄造佛屋， 易服膜拜”。［５］（５４９２－５４９３《南唐书》） 李煜还经常书写经卷流通， 籍此弘扬佛法。 他曾手书金字 《心

经》 一卷， 赐宫人乔氏。［１１］他在诗歌中也常常咏写对空门的向往与信仰。 如 《病起题山舍壁》 中写道：
“暂约彭涓安朽质， 终期宗远悟无生。” ［１２］ 《悼诗》 中写道： 空王应念我， 穷子正迷家。［１２］（７２－７３） 《病中

书事》 中写道： 病身坚固道情深， 宴坐清香思自任。 ……赖问空门知气味， 不然烦恼万途侵。［１２］（７４） 不

同于诗歌中直接说理倾向， 他词中佛禅意味的表达更具艺术性， 更与抒情写景融合无间， 如 “世事漫

随流水， 算来一梦浮生”， “往事已成空， 还如一梦中” 等等。 故而王鹏运赞曰： “莲峰居士词， 超逸绝

伦， 虚灵在骨。 芝兰空谷， 未足比其芳华； 笙鹤瑶天， 讵能方兹清怨。 ……词中之帝， 当之无

愧色。” ［４］（１０９）

易安居士李清照思想上则是儒道兼综。 从南渡前的作品来看， 由于生活在北宋相对安定的时期， 她

思想上道家隐逸色彩比较明显， 这可以从她对陶渊明的青睐上看出。 退居青州后， 她给居室起名曰

“归来堂”， 而自己起号曰： “易安居士”， 二者均来自陶渊明。 《金石录后序》 中也真诚表达了她对青

州闲居一段日子的心满意足： “甘心老是乡矣！” ［８］（１７８） 前期词中最出色的词句如 “东篱把酒黄昏后， 有

暗香盈袖”、 “莫道不消魂， 帘卷西风， 人比黄花瘦”， 均可看到陶诗的深刻影响。 南渡后， 面对国破家

亡的惨状， 她思想上儒家齐平思想更加突出， 虽为一介女流， 并不能真正参与治国平天下， 但她积极

地通过文字表达对国事的关注、 对偷安享乐之辈的鄙弃： “生当作人杰， 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 不

肯过江东。” ［８］（１２７） “南渡衣冠少王导， 北来消息欠刘琨” ［８］（１３７－１３８） “老矣谁能志千里， 但愿相将过淮

水” ［８］（１５１） 。 从她这些愤激难平的诗文中可以明显感受到儒家 “士不可以不弘毅， 任重而道远” 的精神

传承。
由于李清照视词 “别是一家”， 她词中避免了上述慷慨激昂的爱国情感的流露。 她在 “流水落花”

词中将家国之情的表达向内转， 化为一种极度愁苦的情思， 如 “今年海角天涯， 萧萧两鬓生华。 看取

晚来风势， 故应难看梅花”、 “闻说双溪春尚好， 也拟泛轻舟。 只恐双溪舴艋舟， 载不动、 许多愁” 等，
这种表达更增加了其词婉丽曲折的意味。

所以从思想上看， 李煜信奉佛禅， 由于其修养尚未达到佛禅的 “圆融无碍” 的最高境界， 故其

“流水落花” 词中每每有一种 “众生皆苦”、 “浮生如梦”、 “万事成空” 的基本佛教意味； 而李清照思

想上儒道融合， 词以抒情为主， 思想表达不明显， 故其 “流水落花” 词更多是在表达一种 “孤苦无

依”、 “哀时伤逝”、 “自叹流落” 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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